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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19036新竹縣客家獅口述訪談-張進寶談鄭述喜師傅來張屋教打獅

李依柔：那今天要請問您父親有請鄭述喜來張屋教打獅，今天要問這個事情，就是您父親那時候怎麼會請到鄭述喜來張屋教打獅？
張進寶：這樣講，我父親是民國前二年出生的，從頭講起是這樣啦，他從民國前二年出生，從小有讀日本的高等科，高等科畢業，畢業以後就去鄭家祠，鄭家家廟那邊去上漢文，那時候叫私塾，現在已經沒有了，絕種了，叫私塾啦，那畢業之後他高等科啊，知識水準比較夠一點，因為差不多1934年那時候，日本時代的時候，每一個保甲裡面都要請壯丁，要募集壯丁，那我父親被募集到啊，壯丁，那時候認為自己做壯丁，身體要強壯一點，那時候的壯丁就像現在的義消義警的職位，無給職的啦。那個時候認為要有更強壯的身體，所以才會請阿善伯（鄭述喜）來教他打拳，鄭述喜先生教他打拳，他的緣由是這樣來的，因為增加自己的身體，所以就請阿善伯來教他打拳，學拳，因為壯丁的義務就是保持地方的安全，火警、地方流氓，配合保甲去巡邏這些，維持治安，所以就為了這點，特別去找阿善師來教他打拳，他自己跟他學有三、四年啦，他是阿善伯的頭徒師，最早的時候阿善伯是教他，然後後有徐水生先生，還有楊乾火先生，他們三個去學，學了以後，那時差不多民國30年左右，後來台灣光復以後，民國34年光復嘛，台灣光復那時候很多日本的軍隊、警察撤走以後很多小偷，那時候很多，像我下山一個劉屋的、上面姓林屋的，還有我的堂阿哥的一條牛啦，這樣村庄有三條牛不見了，我爸就想到，我們家有二條牛，家裡那時有五甲多田，六甲多山，有二條牛，但是這牛是不是會被偷牽走，那我們也要學一些拳起來，保護自己家園，那就會找這些兄弟商量，我們是不是請阿善伯來，（我們來）學拳，許多兄弟商量的結果是可以喔，有理，為了自己家裡的安全，大家來學拳，才會另外又請阿善伯來這裡，來教，那時他概有教八年，光復以後才開始教，民國3４年，那時候教的時候教八年，八年那時候呢，這裡先教，過來又教姜屋，還有黃屋，鄭屋就是他本身就有，他鄭屋本身上一輩的就有教，鄭善伯比較少教自己的，教這邊比較多，像他鄭屋有好幾個拳頭師傅嘛，我這邊就請鄭善伯過來教。
李依柔：那時候是如何認識的？
張進寶：我父親讀書讀比較高，那時候他20多歲的時候，在鄉公所，地方人士還有知識份子，和我父親比較有在一起，像我父親那時代，讀書讀比較高的很少，他就讀比較高，和這些知識份子在一起，也因為這樣認識鄭善伯，因為鄭善伯就住在下面鄭屋那，我媽媽以前也是鄭屋下面的人，同村人，我媽媽住在鄭屋下一點，她同村人，常常上下會認識到，這樣來的。以前的人認識人，雖然這鄉下感覺很遠，一百公尺後還叫做鄰居，不像現在兩隔壁是鄰居嗎也不曉得，不認識他，住很遠也認識，整庄的人都認識。
李依柔：鄭述喜來到張屋教打獅以後，那時候你有印象嗎？
張進寶：我還知道，才剛出世，但是他們在學的時候我還不知道，我36年出生的，他（我父親）34年開始學，但是我6、7歲，7、8歲的時候，他們還有很多人會來這邊玩，那鄭善伯師傅我還認識
李依柔：你剛才說鄭述喜來教多少年？
張進寶：教八年
李依柔：那是怎會結束了呢？八年以後就沒教了？
張進寶：八年以後，也有那麼久了，大家兄弟各個要做工作，光復那時候就比較亂，也沒工業，大家有空就來玩，像這隔壁鄰居姓楊的，姓余的，也會過來玩，附近的人會來玩啦，玩了有那麼久的時間了，感覺學的也差不多，應該要學的學到了，所以大家慢慢的就放掉，放不是說完全放掉啦，還有像我叔叔比較年輕的，他們又會教我們比較年輕的，我那時候十幾歲，11、2歲，像我這班10歲左右的有14人。像我叔叔那一班的人比較多歲了就沒有學了，就換我們這班，我們這班14人，學起來就很多人了啊
李依柔：所以你學的時候，是你父親教的你的？
張進寶：是我父親教我們，我父親那時候他的專長就是打大刀（春秋刀），還有齊眉棍，還有長槌，他槌差不多一丈六的，一支一丈六的，一支一丈二的，他打長槌比較多
李依柔：所以也是打拳，他沒有打獅？
張進寶：他比較少打獅，打獅是後來才有的，那時候他和鄭善伯學的時候沒打獅，鄭善伯來教以後，過了有二年才有打獅，不是說一來教就打獅
李依柔：所以鄭述喜沒來教打獅？是來教打拳？
張進寶：教打拳，後來教打獅，有啦
李依柔：差不多教幾年？
張進寶：詳細我不了解，我聽我叔叔和我講，玩一、二年以後才有，一、二年以後我叔叔他講，我叔叔民國十五年出生的，但是他說他20歲才有大刀，那20歲有大刀來講正好36年嘛，這樣講是符合啦，我簡單分析是有符合他的年齡啦。他說來教二年以後，才有拿大刀、獅頭這些比較多，慢慢才製作，那時候的大刀，五色傢伙，是我父親剛好有交一個朋友，他專門打鐵的，每次就，比方說你打一支大刀，我給你多少殼，用殼子換，以前沒用錢的，以前沒錢用殼換，像這些五色傢伙，全部是他做的，名字我忘記了，我們都叫打鐵師傅，住芎林後路，派出所旁邊那裡。
李依柔：那你父親還有講過什麼，鄭述喜來教拳有關連的事情嗎？
張進寶：他教那時候，只教我父親和另外三個人而已，光復以後才教我父親的兄弟，以前別的地方的關係比較沒什麼關係，那時有別的人來學，那時他就說師傅有教別姓的人，有張屋、黃屋那些
李依柔：那時候是每天來教還是？
張進寶：沒，一星期，有時半個月來一次，這個我沒看到，這是我叔叔和我說的，他說差不多半個月來一次，他來教一教你自己就要練，每天都要練，練好他就會，差不多半個月，會來看一下，看你不對了，就會指點你，他沒有每天來，他很多地方要去
李依柔：那時你們是算學費給他，還是算殼給他？
張進寶：算殼子給他
李依柔：怎麼算？
張進寶：這個部份我不太清楚
李依柔：所以鄭述喜本身就依賴教拳，還是有做其他的工作？
張進寶：其他的事情我不太了解，我只知道他來教拳，他常常在這邊來，這個水溝直直下去，跟著水溝直直下比較近，以前條水溝有路下去他們鄭屋，我們去他們那裡也是走這邊下去，沒走大馬路，沒騎車嘛，就從這直接下去
李依柔：所以那時候大家都是早上做事，種田，晚上一起學打拳？
張進寶：是，大家一樣，白天做事，晚上打拳，那時候工作沒有很多，雖然五、六甲田，但是那麼多人啊，田除草除好，就比較空了啊，但是他那 時候做事也一樣學喔，沒有停，他說六月頭也一樣學，割稻、蒔田，晚上都一樣要學，他沒停下來
李依柔：那你自己從十幾歲開始學，是你父親和叔叔教你的？
張進寶：我父親有，我叔叔也有
李依柔：你學的時候多大？
張進寶：我那時候4、5年級
李依柔：差不多12、13歲？
張進寶：是
李依柔：後來呢？
張進寶：後來就學到……我差不多21歲當兵，我在家就陸陸續續一直學，也有別的方的人過來學，有陳屋的，有徐屋的會過來學，晚上，後來我們就沒有每個晚上了，有時會過來，像星期六晚上啊，星期日會學而已啦，平常的時候要上課啊，讀書啊，就比較少了，小時候，國民學校的時候也是一樣，就過新年的時候比較有玩，像過新年，我們團長，那時候他六年級，我們比較小，我3、4年級，就跟著他出門，他做大獅頭
[bookmark: _GoBack]李依柔：你剛才說獅子是不一樣的人教的，後來又找了誰來教？
張進寶：本來就一個人教，他們那邊叫鄭俊伯，他以前專門打獅打拳
李依柔：他和鄭述喜什麼關係？
張進寶：可能堂兄弟
李依柔：鄭..
張進寶：我們叫他鄭俊伯，真正的名字我也不知道，那時候還有鄭賓，這樣
李依柔：鄭屋的獅頭也是他教的嗎？
張進寶：有也是鄭俊伯和鄭賓二個人混著教啦，我是不知道，這我就不是很了解。
姜品亦：所以鄭俊伯的正名？
張進寶：我不了解，沒幾個人了解啊，那時候的人，不識字啊，就知道叫，鄭俊伯，我們就跟著上一輩的講叫鄭俊伯，我們就跟著叫鄭俊伯，鄭賓伯，真的名字沒幾個認識，以前的人不識字啊，也沒叫正名，也沒讀書啊，沒讀書他也不知道什麼名字啊，隔壁鄰居看到就，鄭俊伯喔，鄭賓伯喔，以前還一位阿善伯喔，真正的名字，後來才知道，像我們老一輩的也沒有講，只知道他住在山下。


